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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

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

“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公元前

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时（公元

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偎人而

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

一 　　后 汉 佛 教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

入汉土，确实年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

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

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

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

十种：

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

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

（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

文学篇》刘孝标《三国志

注，《魏书

秦景宪

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

，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

经，有类赵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 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

流，四百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

逾四百，历代有三。”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

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

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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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

归正篇》引用《列子 仲尼篇》说，丘

之世。

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其五，北齐魏收《魏书

《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元狩中（公元前

，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

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

，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

（公元前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

，沐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

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公元前

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

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

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

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弘明集其十，唐道宣《广

深知佛为大圣”。

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

子（公元前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

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

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七年汉明帝永平十年（

，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

）蔡愔等于大

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

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

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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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

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

共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

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

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

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

道士王浮所伪作

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 使还（文见《广弘明

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汉法本内传》作

三年（

、秦景，或作蔡愔、秦景，或作秦景、王遵。

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所撰的

《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纪》更调整

作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

又改作四年感梦，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

经》作张骞等，《出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

《理惑论》作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

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

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

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其三

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

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

论录》才说“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新集经

经

释老志》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

”，未说到竺法兰。《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

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

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事。到《历代三宝记》

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关于汉明

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

有求法一事，摩腾、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

未能决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　　又以《理

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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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桓帝末年 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简称支

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

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得到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

，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

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

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

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

到灵帝建宁四年（ 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

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

传》作三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

六部，《开元释教录》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

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

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

《五十校计》，都是禅经（《五十校计》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计》，后人

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是

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

《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

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的。又著录《阿

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说，

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

中一部分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

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

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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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译成，一作光和二年

译出《般若道、中平间（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

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支谶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伅真陀罗王

经》、《光明三昧经》是《安录》所无，而僧祐依《旧录》和《别录》补充

的。这些译典都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

严》、《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

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

《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和安世高、支谶

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

人，也都各有传译。

竺佛朔（一

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

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

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

《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和中土沙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

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

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

《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中（ 。康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

）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

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

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经

孟详在献帝建安中（

。依《高僧传

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

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

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

《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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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

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

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

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说他另译经七

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

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

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

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

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

道地经序

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

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

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

说“

支谶传》说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

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

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

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

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

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

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

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王英的记载说：

“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

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

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

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

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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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竺沙门昙柯迦

刘

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

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

西域传》说：“楚王英始盛

，襄楷上书，有

“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

情况。

的：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记

佛图澄传》中，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

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

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

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

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

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

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

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

记集

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

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

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

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

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

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

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

陶谦传》和《吴志

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

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笮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

据《后汉书 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笮融聚众

彭城三郡的运漕。融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

，布

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

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

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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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经记》载，说明献帝时洛阳也有佛寺。从《吴志 刘 传》所述

笮融事看起来，后汉末民间的奉佛，有其种种原因，这和宫廷中只

以求长寿祈福为目的者有所不同。

（黄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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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国 佛 教

三国佛教，包括公元 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

其中，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

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

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

释老志》），陈思王翻译。魏明帝（ 曾大起浮屠（见《魏书

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

辗转传入

。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

。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

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

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

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

《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

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

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

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

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

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

天竺律学沙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

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制，于是洛

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

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

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

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

号建初寺。尚书令

广弘明集》卷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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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

（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

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

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

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

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

等四部。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 来洛，译

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

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

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槃经》二卷，翻译年

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

（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

于孙权黄武三年（　 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

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

二年（

时，

，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

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

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

，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

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

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

年中（

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

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有

《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

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

《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支谦继承支谶的思

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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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竺叔兰译

遣弟子弗

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

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

（《出三藏记集》卷六、十三）。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

年（

般若》

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

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

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

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

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

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支

，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

二）。

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

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

元录》卷

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

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

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

求，以甘露五年（

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

过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

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

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

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一契。他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

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

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

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

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

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

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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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

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

详了。

（黄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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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 晋 佛 教

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 ）到愍帝建兴四年（

建都在洛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

竺法护、安法钦、彊梁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

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

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

外沙门及优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

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

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

兰，广州有

他从敦

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远、聂承远、聂道

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十五

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

法护早年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

华》、《普曜》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

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

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间（

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卷二，

《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

《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

六部。

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

长于梵学。承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

受。他后来在惠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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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考校

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

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

译出《修

谘承法护笔受；法护圆寂后，

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十余部。法护的弟

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

行道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

《楼炭经》六卷、《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

存）。

，又有无罗叉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

和竺叔兰在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

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

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

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的第二译，后来

太安二年（

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

经》二卷二部，其书都佚。

在广州译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

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

译有《菩萨逝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

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

存）。此外，有彊梁娄至，西域人，于武帝太康二年

《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迄惠帝光熙元年

）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七卷

，译出《逝童子经》一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

卷、《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

严，译出《时非时经》一部（现存）。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

《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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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

译本：“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

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

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

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

凿之巧者也，

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和意译，删

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

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

晋一代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

当时几位著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

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

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

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贤劫》八卷、《大哀》

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等集众德三昧》三

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住毗婆沙

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

无罗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

当时。淮阳支孝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

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

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

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译本，帛法祖还作

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若

的了。

由于

襄楷传》说：“或言老

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

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

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后汉书

西戎传》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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